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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蒙理性具有历史进步性，因为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它也造就了技

理性的霸权，从而使人文理性遭到了贬抑。 

技术问题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问题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把政治问题变为技术问题的目的，就是把人

集中在人与自然关系而不管人与人关系。  

这种批判对于克服技术理性的膨胀、重建人文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哲学家、社

1973），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美学家阿多尔诺（1903—1969），德裔美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政治理

98—1979），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1929—）等人。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

提出的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批判与重建为主题，以启蒙精神、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大

心，以非压抑性文明和交往合理性重建为目标，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贯穿其中。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批判启蒙精神？ 这得回到20世纪30—40年代，那时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反犹

界大战的爆发和蔓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所有这些都使他们感到不解：为什么在科学技术进步、工

带来幸福，在理性之光普照世界大地的时候，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

完全否定启蒙精神，也不否定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只是对工业文明畸形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震惊

术进行了反思，批判了启蒙精神的膨胀和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所谓启蒙精神，并非专指近代西方文明所推崇的那种理性精神，而是泛指把人

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进步观念，换言之，启蒙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使人类摆脱恐惧，成为自然（和社会

他们指出，启蒙精神的主旨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

说，神话就已经是启蒙，这是因为神话中已经蕴含着启蒙的因素。但是后来，启蒙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又

退化为神话。  

不仅如此，启蒙精神膨胀还导致了极权主义统治。  

因此说，文明进步必然伴随着退步，文明的历史就是绝望的历史，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

包含着从神话到科学、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而且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过程，这就是启蒙辩证

是启蒙精神由于自身逻辑而转向了反面：启蒙退化为神话，文明倒退为野蛮，自由走向了奴役。这说明，

灭。  

实际上，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对启蒙精神的批判，归结起来就是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因为所谓启蒙精神，就是以征服、支配自

然为出发点，以科学知识万能、技术理性至上为特征，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以社会历史进步为目标

其核心就是强调工具理性即技术理性。  

他们认为，启蒙理性具有历史进步性，因为推动了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的发展；但是，它也造就了技

具理性的霸权，从而使人文理性遭到了贬抑。他们指出，通过启蒙，工具理性得到了张扬，并由此创造了工

然的胜利；然而工业文明的发展却是以人的异化为代价的，这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尖锐对立，而且表

系的恶化。在这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本身出现了极度异化。所以说，彻底的社会化就是

说，工具理性的膨胀，不仅造就了毁灭自然的力量，也造就了控制人的力量，它足以使人类毁灭。因此，

际上以非理性而告终。  

马尔库塞强调，尽管西方文明中的技术合理性具有两重性，但在发达工业文明中，技术合理性已经

斯已经成为奴役逻各斯。这样，科学技术就变成了一种统治工具，所以说技术理性本质上是统治理性，

制度。事实上，技术理性已经成为对人实行全面奴役和统治的基础，它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已

域。  

这样一来，技术理性就成为社会控制新形式，这是因为它不仅显示出政治的特点，而且已经成为统

个真正极权主义世界，使人与自然、心与身为维护这个世界而处于长期动员状态。因此，对发达工业文明

的政治意向，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遏制了社会质变。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突出表现在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这个思想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就不

作是生产力，而且明确提出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并从否定性方面阐述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社会

库塞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化倾向，以及它作为社会控制新形式的消极作用，并明确

性、技术的解放力量已经变成了自由枷锁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等人对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基本上是重复了马克思的观点，他们的唯一

即意识形态”这个论点。不过，他们并不明白，并非在任何社会中科学技术都是意识形态。实际上，只有到了

中，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且成为意识形态的新形式。  

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经济问题就变成了政治问题；同时

识形态，政治问题就变成了技术问题。这样，在社会制度结构在重新政治化的同时，也就要求对大众实


